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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曾几何时，期刊 (实际上不止期

刊) 为了说明排名不分先后，普遍在相

关的名单 ( 特别是期刊编委会“委员”

名单) 前( 名单标题之后) 使用“( 按姓
氏笔画为序)”( 或“以姓氏笔画排序”)

之类的惯用语。这类惯用语至少使用
了几十年，殊不知这是双重语病句。
首先，“以……为……”是古汉语的一
种常用固定格式——— 表示意谓、处置
等意义的格式，其主要用法有四种。

(一 )“以”是表示“以为”意义的动
词，与“为”配合组成兼语式的意动句，
表示对人或事的看法或判断，相当于现

代汉语的“认为……是……”、“把……
当做……”例如:“百姓皆以王为爱也
……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 ;“故君虽
尊，以白为黑，臣不能听; 父虽亲，以黑

为白，子不能从” (《吕氏春秋·应
同》)。

(二 )“以”是“使令”、“任用”意义
的动词，与“为”配合，组成兼语式的
使动句，表示让人去做某事或担任某

种职务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让……
做……”、“任用……为……”例如:
“于是梁王虚上位，以故相为上将军…
…”(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)。

(三 )“以”是表凭借的介词，用以
组成介宾词组，作状语，表示动词“为”

所凭借和依据的对象。这种“以……
为……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用……做
( 作为)……”、“把……作(为)……”例
如: “南方有鸟焉……以羽为巢……”
(《荀子·劝学》) ;“巧匠目意中绳，然
必先以规矩为度; 上智捷举中事，必以

先王之法为比”(《韩非子·有度》)。
(四 )“以”是表目的的连词，与

“为”连用，两者配合表示“为”这个动
作是前一个动作的目的。“以”字可译
为“来”，“为”据语意灵活译出。例如:

“其徒数十人……捆屦织席以为食。”
(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)。 [ 1 ]

其中的用法㈢现代汉语仍一直

广泛沿用着。如: “以……为标准”、
“以……为中心”……“以姓氏笔画为
序”就是属于此类。这句话说白了就
是: 用姓氏的笔画数目及笔顺先后作

为排名次序，换言之即按姓氏的笔画

数目及笔顺先后排列次序。由于文言
句式是“以……为序”，现代汉语是“按
……排( 列) ( 次) 序”，两句式交叉组合
便成了文白混杂的不伦不类的“以姓
氏笔画排序”、“按姓氏笔画为序”的病
句。其病因就是文白杂糅，将本来成
双成对的“以……为序”、“按……排
序”一刀两断，阴差阳错。
进一步仔细分析，还能发现:“按

姓氏笔画为序”还有第二重语病，就是
“姓氏”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:“姓氏，表
明家族的字。姓和氏本有分别，姓起
于女系，氏起于男系。后来说姓氏，专
指姓。”显然，“姓氏”就是“专指姓”。
而事实上，我们看到的名单上有些是

同姓的。同姓又是怎么排序呢? 当然
是按“名”的笔画数和笔顺了，既然
“名”也作为排序的依据，理当将“姓
氏”改为“姓名”了。因此，“以姓名笔
画为序”或“按姓名笔画排序”才是正
确的。新华社已经意识到了“按姓氏”

之误，于 2005年在报道两会时，将“按
姓氏”改成了“按姓名”:“第十届全国
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

书长名单 / 2005年 3月 4日第十届全
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预备会议

通过 /主席团 (173人，按姓名笔划为
序 ) ……”新华社此举，为纯洁祖国语
言起到了表率的作用，可喜可贺。当
然，为进一步规范这一惯用语，还应将

“笔划”改为“笔画”( 依据中华人民共
和国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
会 GF 1001 － 2001《第一批异形词整
理表》) ，并注意“以”与“为”、“按”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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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排(序)”的搭配。
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 ( GF

1001 － 2001)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
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 2001
年 12月 19日发布，2002年 3月 31日
试行的“规定了普通话书面语中异形
词的推荐使用词形的规范。其中有一
组异形词“标志——— 标识 biāozhì”，且
《说明》5. 2中指出:“每组异形词破折
号前为选取的推荐词形。”《图书编校
质量差错认定细则(修订版)》( 中国出
版工作者协会校对委员会 1998 年 9
月 28日发布，2005年 6月修订) 第二
条明确规定:“异形词正误的判别，以
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
布的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为依据。”

据此，“标志”为正，“标识”为误。

二

笔者曾就上述病句进行辨正，摘

要式小短文《为纯洁祖国语言做表
率——— 从“按姓氏”改为“按姓名”说
起》发表于《中国新闻出版报》( 2005
年) 上，希望能以此引起重视并及时予

以纠正。然而，时间已过数年，上述病
句依然大行其道，俯拾皆是，其使用普

遍得出奇。2008年在作相关课题研究
中，笔者认为，不妨对广东科技期刊使

用“按姓氏笔画为序”之类的情况作一
番比较广泛的调查，于是收集了广东

的 192家科技期刊逐一翻阅统计。统
计结果为: 使用“以姓氏笔画 ( 划) 为
序”的有 15家、“按姓氏笔画 ( 划) 为
序”的有 7家、“按姓氏排序( 列)”有 2
家、“按姓氏笔画(划) [或后面加上“顺
序”二字 ]”的有 2家、“排名不分先后”

的 2家，其余没有使用这一用语的有

164家。在使用了说明顺序用语的 28
家期刊中，除了“排名不分先后”的两
家正确之外，其余均属错误之列，出错

率竟高达 93%，而且正确的两家还未

涉及“以……为……”“按……排……”

之类的句式。为了填补这次调查的空
白，笔者又设计了“媒体名单排序说明
惯用语调查问卷”，对上述期刊上未使
用名单排序说明惯用语的 164 家以及
使用正确的两家期刊社( 编辑部) 进行

了全面的调查。调查问卷共发出 166
份，历时六七十天，在绝大多数期刊社

( 编辑部) 的大力支持下，最终返回

159份，占 95. 8%。但结果同样不容乐
观: 对“您认为下列用语 [⑴按姓氏笔
画( 划) 为序，⑵按姓氏笔画(划) 排序，

⑶按姓氏排序 ( 列) ，⑷按姓名笔画
( 划) 为序，⑸按姓名笔画排序，⑹以姓
氏笔画 (划) 为序，⑺以姓氏笔画( 划)

排序，⑻按姓氏笔画(划) [ +顺序 ]，⑼
以姓名笔画为序，⑽以姓名笔画排序 ]

正确的是 ( ) ; 错误的是 ( )，错的
请指出其所错之处”的答案，竟然没有
一卷全选对，所有问卷都未能指出病

句“病”之所在。最近，笔者认为有必要
对全国的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使用这

类用语情况进行广泛调查，首先对普

通高校 204家学报作了统计，结果如
下: 使用⑴ ( 按姓氏笔画排序) 的有 31
家 (其中 10家用“笔划”) ，使用⑵ ( 以
姓氏笔画为序) 的有 93家( 其中 35家
用“笔划”) ，使用⑶( 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的有 36家 (其中 19家用“笔划”) ，使
用⑷( 按姓氏笔画排列) 的有 34家(其
中 7家用“笔划”) ，使用⑸ ( 按姓氏笔
画) 的有 4家(其中 3家用“笔划”) ，使
用⑹ ( 以姓名笔画为序) 的有 2家，使
用⑺(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)、⑻( 按姓
氏拼音为序)、⑼ ( 姓氏笔划为序)、⑽
( 排名不分先后) 的各 1家。情况令人
担忧: 除了使用⑹和⑽共 3家(仅约占

1. 5% ) 没错之外，其余的 201家均不
同程度地出错，出错率高达 98. 5%，
而且使用⑽的 1家还没有关联“按姓
氏……”“以姓氏……”之类的句式。
普通高校学报情况如此，“211工

程”院校又怎样呢? 笔者几经努力，调
查了其中 78 家学报不同版别的 108
种样刊，结果是: 使用⑴ ( 按姓氏笔画
为序) 的有 30 种 ( 其中 9 种用“笔
划”) ，使用⑵ ( 按姓氏笔画排序) 的有

16种 (其中 8种用“笔划”) ，使用⑶
( 以姓氏笔画为序)的有 35种(其中 15
种用“笔划”) ，使用⑷ ( 按姓氏笔画排
列) 的有 12种，使用⑸( 按姓氏拼音排
列) 的有 3种，使用⑹( 按音序排列) 的
有 2种，使用⑺( 以拼音字母为序)、⑻
( 以姓名汉语拼音为序)、⑼ ( 以汉语拼
音为序)、⑽ ( 以姓氏汉语笔划为序)、

⑾( 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)、⑿( 以下按
姓氏笔画排序)、⒀ ( 按姓氏音序)、⒁
( 按姓氏首字笔画为序)、⒂ ( 按汉语拼
音排列)、⒃(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) 的
各 1种。这一结果依然令人震惊和担
忧: 除了使用⑹⑺⑻⑼⒂的 6种(或没
毛病可挑，或不属本文讨论之列) 之

外，其余 102种均属错误之列，出错率
高达 94. 4%。

三

一句极为常见的用语，一个异常

简单的病句，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，一

种近乎“顽固”的“坚持”，一种毫无
时空限制的蔓延，不能不引起我们的

深思。
第一，传媒的效应巨大无比，任何

一种媒体都务必慎于出言，严于把

关。虽然我们难以准确考证“按姓氏笔
画为序”这一用语始于何时，但我们不
难想见: 曾几何时，某个媒体，公布了

有关的名单，为了说明所列名单并非

刻意安排先后顺序，先尊后卑、先主后
次，而是不分主次尊卑，只是根据名单

上姓名的笔画的多少和笔顺的先后来

排列，就在名单之前 ( 名单标题之后)

加上这一句予以说明，并用括号括上;

从此以后，就竞相效仿，一以传十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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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传百，迅速蔓延，势不可遏。这一现
象充分说明了传媒威力之大、范围之
广、影响之深，出乎意料。为此，任何一
种媒体，都必须防微杜渐，出言务善，

把关从严，把消极的影响消灭在审编

校阶段，切不可以讹传讹，群起效尤。
第二，传媒业内相当程度上存在

着从众心理，切不可小视。本来为了说
明名单不分先后主次、尊卑贵贱，特意
加上一句予以说明，这是社会文明和

进步的表现，无可厚非。然而，由于该
用语是个双重病句，不假思索就横加

生搬硬套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依样画葫

芦，“模仿学习”变成了“拿来主义”，人
云亦云，再联想那更为甚者——— 所有
的高校学报包括使用了“文献标识码”

的刊物，无一例外地都套用了“文献标
识码”这一句，殊不知其中这个“标识”

早就被纳入《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》异
形词黑名单之列。我们不免为此或震
惊或慨叹或质疑: 这种从众心理的演

绎可谓到了几乎无以复加的地步，这

显然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如此这般的
从众心理下的媒体，特色还能有几

许?特色还能葆多久?编辑家邹韬奋先

生曾说过: “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，
生存已成问题，发展更没有希望。”诚
然，多一分从众，就少一分特色，也就

多一分生存危机，更就少一分发展的

希望。危乎险哉! 不可不察。
第三，有相当部分的编校人员在

编校过程中，警惕性薄弱，缺乏校是

非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意识。作为传媒
从业人士尤其是编校人员，一旦从事

其职业，其职责就赋予了他们以戒心

和疑心。戒心即戒备之心、警惕之心，
主要侧重于编校对象的面上“可能有”

的差错; 而疑心则侧重于编校对象的

点上“可能是”的差错。戒心主要侧重
于对未然 ( 未经编校又即将编校) 对

象，而疑心则侧重于对已然(已经完成

或基本完成编校) 对象; 戒心主要是从

宏观层面上对编校对象差错的戒备，

而疑心则是从微观层面上对编校对象

差错的辨正。通过两者的点面结合、未
然已然的呼应、宏观微观的相辅相成，
最终达到共同的目的——— 最大限度地
消灭差错，这是每个编校人员的天

职。然而，从以上惯用语引用这一以讹
传讹、群起效尤的现象，我们明显感觉
到了为数不少的业内人士存在一定程

度的麻木潜意识，被动校异同，消极校

是非，只知道“拿来”，缺乏筛选辨正意
识。要知道，多一分麻木，就少一分警
觉，就多一分差错，就少一分信任，更

就少一批受众，终归少一定市场。
第四，部分业内人士对编辑在文

化传播中的社会职责不够明确。诚然，
每个职业都有其职责和义务。对于编
辑人员来讲，在其文化传播的过程中，

不仅有显性的职责，而且还有隐性的

职责。在语言文字视阈下，显性的职责
就是精选文稿，对稿件进行编辑加工，

字斟句酌，文从字顺，既校异同，又校

是非，以期达到内容与其载体的完美

统一; 隐性的职责则是指编辑在文化

传播中除了履行显性的职责以外，还

应从其编辑校对等出版活动中以及平

时的所见所闻中收集带有普遍性的语

言文字问题加以梳理，从理性的高度

以专题形式予以辨明是非，从而达到

纯洁祖国语言文字的目的。这既是编
辑的天职，又是时代赋予编辑的传播

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。从法理上看，这
又是法律赋予的责任和义务。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宪法》第十九条规定:“国家
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。 [2 ]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第二
条规定:“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
和规范汉字 ; 第三条规定:“国家推广
普通话，推行规范汉字; 第四条规定:
“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
字的权利。国家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
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。地方各级

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

施，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文字”; 第
十一条规定:“汉语出版物应当符合国
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。 [ 3 ]

《咬文嚼字》期刊社在这方面率先垂
范，他们积极鼓励大家为媒体载文“挑
毛病”，值得首肯、学习和推广。然而，
传媒业内确实还有相当部分人员尤其

是文字编辑，对隐性这职责或淡忘或

模糊不清或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，从

以上惯用语引用这一以讹传讹、群起
效尤的现象可见一斑。为此我们呼吁:
广大的媒体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，充

分认识纯洁祖国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和

必要性，自觉履行本职赋予我们的职

责，尤其是隐性职责，为先进文化的传

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。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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